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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生活在大陆的老台胞，熊麒

有很多身份。他是大陆首位台胞社区主任

助理、厦门市区两级政协委员、湖里区人民

检察院涉台检察联络员、厦门市检察院听

证员。

1996 年，熊麒从台湾来到大陆，他

亲历大陆 28 年的社会变化，以下是他的

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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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台湾外省人第二代，我的父母在

大陆出生，带着很少的钱“逃难”到台

湾。我从初中起便开始打工赚学费，20
岁出头自己创业，从一张小办公桌开始一

路走到现在。

在台湾，我对大陆的认知并不多。直到

1987年，台湾放开大陆探亲，随后的“汪辜

会谈”让两岸关系有所好转，大陆的新闻逐

渐在台湾多了起来。我的父亲也得以回乡，

带回我们熊家 16代族谱，那时我才知道原

来我是江西人，第一次感知到大陆与我们

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也因此对大陆萌

生了好奇。

1996年，我 38岁，那正是“台湾钱淹脚

脖”的年代。因为经济发展过于迅猛，年轻

人都不愿意进厂打工，许多台湾工厂出现

“用工荒”，于是我决心跟随前辈的脚步，来

大陆投资设厂。

起初，我的目标是福州，但在厦门转机

的那一晚，我莫名喜欢上了厦门。那个时期

的台胞来厦门做投资，基本都在做不动产

开发和农业项目，还有人像我一样发展一

些高科技产业。

我们当时在做的东西叫“激光”，现在

不算什么，但在 1996 年算是高科技，很多

国内的科研机构找我们合作。我记得我们

第一批只打算招 50个工人，跟我们对接的

接待人员说：“没问题，明天早上就会有人

来应征。”

结果隔天一大早，我们就看到楼下来

了黑压压一片人，400 多人，我们都惊呆

了。当时我们在台湾招一个员工，大概需要

1.6万元台币，而在厦门招一个员工只需要

300元人民币，两边平均薪资相差大，但现

在两岸招工的薪资比已经非常接近。

当年厦门面向台胞的政策也非常好。

比如我们一来就是“两免七减半”，意思是

从我们账上开始赚钱算起，前两年免税，后

7年减半交，相当于在我们设厂最初的 9年
里，租税都有减免。

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位副市长的手机全

天 24小时对台胞开放。我们任何时候碰到

问题，不管是个人的还是公司的，都可以找

他来帮忙处理。

我们台胞对当年厦门市政府的政策都

很满意，大家愿意把钱投进来、把产业移过

来、把规模做大。比如我们的企业最初只在

大陆做“转出口”，但到了 2003 年左右，我

们便开始转做内销，大陆的激光加工设备

也陆续发展起来，我们逐步将整个厂都移

到了大陆，台湾的公司慢慢收尾，变成了一

个办事处。

2

但在大陆的前 10 年，我都蛮封闭的。

我们公司有厂房有宿舍，我每隔两个月来

大陆开一周的会，又回去了，就像是住旅

馆，不会跟这边的人有什么交集。

不只是我，早期来大陆的台胞普遍认

为自己就是来赚钱的，对大陆没有更多深

刻的感情。我们和台湾的同胞签约都会特

地签两年约，就是怕我们把人才培养好了，

他们又很快离职。

我觉得当时台湾同胞对于大陆是有一

种骄傲的，因为我们一天的薪水比大陆普

通工人一个月的薪水都多。我们从小接受

台湾的宣传教育，都自然地觉得大陆比较

落后。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同行的人第一次来

厦门就感觉很奇怪，说为什么厦门这边都

讲台湾话，而且有很多台湾小吃，觉得台

湾很了不起。我后来纠正说，那是闽南

语，台湾的很多文化是从大陆这边延伸过

去的。

1996 年我刚来大陆时，大陆虽然已

经有很大发展，但很多地方依然处于一个

比较基础的阶段。那时候的厦门还是个

“小渔村”，只有大概 60 万人，马路都没

有几条，现在很普通的竹坑路是 1996 年

最热闹的街，离开那片区域，其他地方几

乎没有灯火，杂草丛生。

当时还有人介绍我去黄厝海边买四合

院，大概 15 万元人民币。我一过去发现

环岛都是烂泥巴路，车子都开不进去，路

边都是臭鱼烂虾，我心想“谁要来谁来我

才不来”。结果上次我再去问的时候，这

片地已经都整理好，行情大概是 6000 万

元起。

我在大陆买的第一栋房子是在“怡景

花园”，算是当时厦门一流的房子，我花

18万多港币买了套 133平方米的房子，约

为台北市同期房价的五分之一，而现在这

边房价已经比台北贵了。

也是在这间房子里，我第一次感觉大

陆的发展绝对会超乎想象。那是一个晚

上，我们几个台胞正在房间里打牌，突然

外面下了很大的雨，我便去阳台上收东

西，结果看到楼下灯火通明，是工人们在

雨中赶工，而那时已经是半夜两点钟了。

不久后我就看到那栋楼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盖了起来，我被工人们拼命干活儿的精神

所震撼，至今有时还会梦到这个场景。

2001年，“小三通”开通，我不用再

从港澳转机到厦门，而可以直接从金门搭

船过来。起初，我从金门看厦门，感觉厦

门一片漆黑，没过几年，厦门灯火通明，

金门反而暗淡了。

现在回想那些年的厦门，就像做梦一

样，忽然一下路都通了，高架桥建起来

了，到处都在盖房子、建厂，而台北却

定格在那里。在这样的来回对比中，我

很清晰地感知到两岸的差距在缩小，直

到 2016 年以后，我觉得厦门已经超越了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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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几年里，我能感觉到两岸同胞

在快速亲近，来大陆工作的台湾青年越来

越多，大陆很多惠台政策也都逐渐推出和

落实。

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融入大陆

社会。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在这边成了家，

工作重心也移至大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

我在机缘巧合下成为大陆首位台胞社区主

任助理。

其实在早期，我和很多台胞一样，对

大陆居委会的印象并不好，以为就是一个

大妈站在街头，叉着腰管这管那。

2010 年，当我所在的兴隆社区的党

委书记张丽华邀请我们台胞参加社区活动

时，我们普遍懒得参加，都说自己很忙、没

空。但张书记不厌其烦地邀请，到 2012 年

的中秋节，她又来邀请，我实在不好意思再

拒绝，便答应了。

2013年，张丽华书记问我愿不愿意做

台胞社区主任助理，辅助社区治理的工作。

我就半开玩笑跟她说：“我只有一个条件，

我要做就认真做，你要找我做花瓶、做虚的

面子工程，就不要找我。”后来主任让我相

信，她是认真的。

我们所在的这个社区是台胞比较集中

的社区，有登记的台胞就有 300多人，但台

胞之间交流很少，所以我当社区主任助理

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了台胞居民，跟大家

建了微信群，慢慢跟大家打熟了关系。

然后我回到台湾，找了很多台湾社区

治理的资料，供大家参考和学习。相较于大

陆，台湾的社区发展要更为成熟，因为台湾

地方小人口少，很多时候都得靠居民自治，

所以台湾的志工体制非常完善，每个社区

都会依照自己的特色来建设，每年还会对

每个社区进行评分，评分结果会关系到社

区房价。

我当时提出的核心观点是，我们要从

“管理居民”变成“服务居民”，从“被动服

务”转为“主动服务”，要主动看见百姓的需

求，因此我们在社区的很多细节上都进行

了改进。

我们成立了很多社团，比如“马路小

天使”分队，邀请志工妈妈在上下学时协

助小朋友过马路；“银发加油站”，聚集社

区内的独居老人举办聚餐活动；“爱心妈

妈手工坊”，把家里的废弃物品做成工艺

品去义卖……这样的社团我所知的就有十

几个，其中有好几个都是由台胞发起的。

2015 年，社区支持我成立了“熊麒个

人调解工作室”，主要负责调解社区内的居

民争端，尤其是让我作为台湾同胞，调解由

于两岸观念不同所引发的居民矛盾。比如

曾经有一位台胞坚决不允许小区的住户加

装电梯，哪怕对方已经通过了审批，并且他

对社区也很反感，一直拒绝沟通。这件事双

方打官司闹了很久，后来我出面反复交涉，

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位台胞之后还比

较积极地参与社区活动。

但实际上，我在这份工作中碰到最多

的不是纠纷，而是解决台胞对于大陆生活

的种种疑虑。

我发现很多台胞对于大陆的惠台政策

都非常不了解。比如说我们台胞以前由于

没有户籍，小孩不能去公立学校读书，但

事实上有了惠台政策后，台胞小孩只要事

先登记过，便可以去读公立的学校，但很

多台胞依然不清楚这个政策，导致入学的

时候有问题。

还有就是我做了社区主任助理之后才

知道，原来 90%的台胞都不知道他们是可

以办社保和医保的。我来大陆后就一直正

常缴纳社保，所以现在我几乎是和大陆居

民享受同等待遇，我有医保卡看病、有敬

老卡免费坐车、每月有退休金，我觉得是

把台胞当成一家人。

但是很多台胞对这些政策都不知道，

所以后来我们社区只要有新到的台胞，我

们都会主动邀请他来社区坐一下，给他介

绍有什么好的政策，并且成立了台胞绿色

通道柜台，来帮助台胞答疑解惑。

后来有蛮多台湾的社区团体前来参观

我们社区，甚至会说我们这边做得比台湾

还好。台胞们也不像以前需要给“车马

费”才勉强参加活动，现在基本上一通电

话过去活动就场场爆满，还有很多台胞在

社区内担任职务，积极参与社区治理。

很多从没来过大陆的台胞，他的第一

站可能就是社区，如果能够让台胞在第一

时间融入社区中，了解大陆的制度、文

化、生活方式和差异，将两岸居民融合起

来，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

我觉得社区就像是人体最小的细胞单

位，如果小单位能够做好，那么才可能扩

大到全国更大的单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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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被推荐为厦门市湖里区政

协委员、厦门市政协委员，进入了更大的

单位。

我自己也感觉这件事很特别。听说我

在大陆当上政协委员，我在台湾的朋友第

一反应都是问我：“你花了多少钱？”因为

台湾所谓的选举其实买票和贿选现象很

多。我说：“我一毛钱没花，就是因为我

在社区工作蛮认真，所以社区推荐了我。”

早年在台湾生活时，我基本还是相信

“三民主义”。但我会觉得如果你要去评价

和观察一个制度，最好不要抱着有色眼

光，而要完全开放地多听多问，了解它具

体有什么优缺点。所以我成为政协委员

后，就想看看大陆政协究竟怎么运作，很

认真地参与了整个过程。

我发现我在政协的很多同事都非常优

秀，都在各自的领域有很强的专业度和知

名度。我在台湾的很多朋友都误解说大陆

没有选举，所以我也将我的观察带回去跟

他们讲大陆不是没有选举，只是选举制度

不一样。

作为台胞担任大陆的政协委员，我做

得很认真，提了很多建议。比如大陆曾经

面向台胞推出过“居住证”，这是一个很

好的惠台政策。在此前，台胞只有“台胞

证”，这个证件无法网络购票，住酒店也

常需要和公安机关报备后才能入住。

但有了居住证后，这些问题都可以解

决，它就相当于大陆居民的“身份证”，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台胞享受国民待

遇。所以我就很高兴地在第一批申请了居

住证，然后发现在实际的应用中它还是存

在一些不适用的部分，于是我第一时间就

反映上去，这些问题大多数也在后来得到

了修正。

还有一次是厦门鼓浪屿面向居民和游

客开辟了两条通道，其中厦门市政府说台

胞可以凭借居住证或台胞证走居民通道。

我听完觉得很好，便在第一个星期前往鼓

浪屿码头，结果却被通知应走游客通道。

我觉得很疑惑，便当场询问了政协，

20 多分钟后，码头经理反馈称虽然已经

接到政府通知，但由于电脑系统还没修

正，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于是当场修改

好系统，放我们正常通行，后来我也和这

位经理成为了朋友。

我是一个行动派，我的个性就是政府

宣传的我会亲自去尝试看看，如果有缺点

就应该改进。起初我和一些政府机构磨合

的时候，他们也是蛮头痛的，因为我太敢

讲，不会有什么保留，但很快他们就发现

我讲话都是有凭有据的，所以等到 4年任

期届满后，他们还是继续推举我做第二任

政协委员。

我所在的小组是社会保障与安全小

组，我没事就会去附近的城中村走走，

到后来我对厦门市湖里区这边的每条小

巷子几乎都很熟，他们都说我比厦门人还

懂厦门。

后来，我又被推选为湖里区人民检察

院涉台检察联络员和厦门市检察院听证

员，如果厦门台胞遇到一些涉法问题，也可

以通过我这边来反映。我甚至还两次前往

党校培训，每次大家听说现场有我这个台

胞听课，都会觉得很惊奇，我也觉得这是蛮

有趣的经历。

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一直思索到底什么

是好的制度。我常常跟台湾朋友们讲，制

度的好坏可能不用去讲那么多，只需要去

思考现在的制度有没有让社会进步、有没

有让经济发展、有没有让老百姓有幸福

感，只要能够达到，不管它是什么主义都

是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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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我刚来大陆时，我觉得自己只

是一个过客，没想到在这边一待就是 28
年。从心理上来讲，我已然觉得我是这里的

一分子，现在回台湾反而比较像去探亲，我

也决定在这里养老送终。

在我看来，“参与”是帮助台胞融入大

陆的一个非常好的路径。

2013年我担任台胞社区主任助理时，

我是全国唯一一位。2015 年，厦门市海沧

区一口气招聘了 30 多位台胞社区主任助

理，到了现在，厦门市我知道的台胞社区主

任助理就有近百人。检察院涉台检察联络

员最开始也只有我一个，现在湖里区已经

有 12位台胞担任这个职位，海峡法院的听

证员中也有七八位台胞。

现在在厦门，一个地方想要联络台胞，

就会找各个社区的台胞社区主任助理牵

头，人员很快就会被召集起来。前几天我们

湖里区有台胞活动，100 个名额一下子就

满了。

现在厦门还有台胞组建的志工队伍，

比如春节期间，台胞成立了一个台胞服务

队，在各个景点去服务游客。在厦门长庚医

院，有很多台胞志工帮助病人。在厦门，还

有很多台胞在志愿打扫街道。

如今湖里区还特别成立了台胞服务中

心，只要台胞有问题，都可以来到这里求

助。以前没有这个服务中心的时候，我经常

需要解答台胞的各种问题，甚至还有一些

黑中介借信息差来赚钱。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择来

大陆创业，但是我发现相较于我们早期台

商，新一代台青对大陆政策不够了解，所以

他们反而会比我们遇到更多的问题，导致

部分创业失败的台湾青年产生负面情绪，

我觉得很可惜。

因此我最近在努力牵头搭建一个台湾

青年创业基地，就是将几十家台青创业公

司联合到一个平台上，希望能够帮助到这

些创业台青。

这中间有很多人成功，也有很多人失

败，有人很认真地想来闯事业，也有人就是

来享受政策福利走马观花。但我觉得只要

两岸有接触就是好事，现在的台湾年轻人

对于大陆有很多的偏见和误解，多数是出

于不了解。

我觉得厦门对于台湾同胞来说是比较

亲切的，因为大家的方言习俗很相似，而

且这里对外来人员很友好，我认识的很多

台胞在这里都生活得非常自在。

所以我很希望台湾的年轻人能够过来

看看，有接触总比没接触好，他们回去之

后或许会将自己的见闻分享出去，台湾的

年轻人可能会觉得政府宣传是虚假的，但

是如果是朋友的亲身经历，他们会比较容

易相信。

之前我帮助完一位台胞后跟他说，你

的责任只有一个，就是想办法跟你周遭的

台胞去讲，这样就会一个接一个传出去，

毕竟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

我希望能够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两岸统

一，这件事情你靠别人想没用，得自己去

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或许我的一点

想法不算什么，但如果大家都有这种想

法，都努力去做，希望就很大了。

一位台胞在大陆 28 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 晞

北京最近几天的风裹着花粉，吹得

一些人眼肿鼻红。有人走进北京协和医

院的变态反应科诊室，希望医生开重

药，要拿“高射炮打蚊子”“我不在乎钱，

我就想舒服”。

春天又来了。3月 23日，北京花粉浓度

监测图从一条水平线突然有了一个几乎

90度的攀升，这天的花粉浓度是每千平方

毫米 7792粒，超出“极高浓度”等级的指数

801 粒的近 10 倍，但第二天的一场春雨，

让花粉浓度降至每千平方毫米 947粒。

在南京，等到梧桐飘絮，消防车会开

进校园里除絮。线上买药平台贴心地在

LOGO右上方标识“过敏季”。

现代城市如此现代、干净、文明：建

筑森林又高又密，把人扔进格子间里几乎

晒不着阳光；商宇大厦的空气弥漫着消毒

水的味道，酒店铺设着精致的地毯，道路

两侧种着柳树、梧桐、杨树等。

现代人爱美，也需要陪伴。据估算，

超过 7043 万人养了宠物猫狗。口腔正畸

企业开了超过 2800 家。一项针对过敏性

鼻炎患者的为期 12年的分析报告指出，猫

毛致敏率从 1.3%上升到 15.5%，狗毛致敏

率从 0.8%上升到 10.5%。

过敏原就藏在现代生活里。有人染完

发，第二天脸就肿了——对染发剂过敏。有

人对眼镜架过敏。防腐剂和食用色素是常

引起过敏反应的食品添加剂。

年轻的女大学生长着一双像 80 岁老

人皱巴巴的手掌，无法自如摊开手掌，甚至

不敢与人握手。直到查出对洗涤剂过敏，她

才挺直腰板在舍友面前澄清：“我这手可不

是传染病！”

还有中学生做牙齿矫正，刚装上“钢

牙”，眼睑就肿了，他们对镍铬合金过敏。生

活中含镍的金属还包括耳钉、项链、金属表

链、金属腰带扣。

一位在互联网大厂工作的员工掰着手

指头列举她的疑似过敏原：紫外线、菠萝、

无花果、柳絮……

在城市里，过敏只不过是人们需要忍

受的桩桩件件中的一件罢了。

越来越多临床研究表明，空气污染会

增加花粉致敏性。比如，在交通繁忙的道

路上采集的豚草花粉会比在植被地区采集

的花粉有更高的致敏性。臭氧浓度增加是

导致桦树花粉致敏性增强的关键因素。

许多时候，当你准备抡起拳头开战

时，你甚至找不到对手是谁。一位长期干

咳、嗓子痒的内蒙古男士，在吃了 10 多

年咽炎药之后，才知道自己其实没有咽

炎，是蒿草过敏。每年秋季，他的鼻子就

像没关好的水龙头“滴滴答答”的。

他在治疗蒿草过敏期间，对葡萄、梧

桐飘絮也产生了过敏反应。如今，他春天

也开始打喷嚏，症状比秋天更重，随身要

背个小纸篓装废弃的抽纸。有人建议他换

个城市，他不愿意，因为新城市会有新的

过敏原。

他接受自己是一个“有瑕疵的产品”，

允许自己在过敏季进入“省电模式”，不聚

餐、少发表意见、少吵架。

同样蒿草过敏的一位沈阳女士，在过

敏的第三年，辞去体制内工作，去了大

理。可她去大理郊外的茶山，看到漫山遍

野的蒿属植物，有种无处可逃的感觉，“原

来不是过了长江以南就可以避免”。

她考虑过再次逃离，去潮州，但又觉得

人生不该围着“过敏”去转。“我不想死磕

了，尽量调适自己，反正人活着不可能一点

病也没有。”

如果把 10个过敏患者拉到一起聊天，

他们的困惑与痛苦或许并不相通：过敏原

各有不同，症状也各异，那些说大不大、说

小不小的痛苦无人能懂。

许多患者说，痒是远比疼更难受的感

受。越抓越痒是常事，有人抓得浑身是血，

有人痒得想去跳楼。

一位女记者跑到大山深处采访，被蚊

虫咬了一个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她眼

睁睁看着双腿的变化：先是浮起小小的风

团，风团越胀越大，最后风团爬满了双腿，

痒得发烫。

一位从 1岁半就开始过敏的 80后，经

历过各种对过敏的误解。最早诊断她的医

生判断，她可能是肺炎、哮喘、横膈膜水肿、

心衰……医生提醒她的父母，“这个孩子保

不住”。三四岁的时候，她辗转在儿科、呼吸

科、呼吸危重症科。上小学前，她几乎没出

过院，也没有同龄的朋友，只有五六十岁肺

气肿的病友。

她在学校不能上体育课，不能大扫除，

也不能和同学玩，因为空气中的粉尘、花粉

都可能诱使病情发作。当时的同学不理解，

认为她矫情，躲避劳动。早上，她吸一口冷

气，哮喘就发作了，只能请假缓一缓，但等

她回校上学时，老师同学看她活蹦乱跳的

样子，又质疑她借病躲避上课。

大学毕业后，她去四川出差跑工地，在尘

土飞扬的现场哮喘发作，住了一个月医院。

家人大肆庆祝了她的 20岁生日。母亲

说，女儿从小受罪，光试敏就在胳膊上扎了

100多针。经历十几次抢救后，她早就活过

了医生预言的年纪。

过敏改变了她的容貌：因为哮喘，她的

下巴后缩、鼻翼变大。血氧低于常人使她长

期失眠，她得了焦虑抑郁症。

有一次，过敏体质的她做扩大咽腔的

全麻手术。一个主刀医生，配了 10 个麻

醉师——麻醉药过敏少见而致命，必须有

足够多的麻醉师，在上百种麻醉药物里绕

过她的致敏药物，并随时准备抢救。

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皮肤科主任张

世中看过许多过敏病人，其中一个病人吃

了许多年面粉，突然在 40多岁对面粉开始

过敏，脸部会红肿、流血。张世中帮她治好

病，好几年后，这位爱美的病人突然和张世

中说，昨晚睡觉突然惊醒，脸感觉不舒服，

吓得她赶紧跑到厕所看脸。

即便治愈，恐慌依然跟随着病人。痒或

许还能靠个人的意志忍下去，但脸部红肿、

手掌皱皮等外观上的变化，让许多过敏病

人不得不远离城市的社交生活，关上门过

日子。

张世中还见过一个不到 30 岁的年轻

人，脸部因过敏红肿，就像《天龙八部》小说

里毁了容的“面具男”一样，却始终没查出

过敏原。这位年轻人因为过敏辞去了工作，

不愿意出门。

还有位青春期的少女，因为吃过敏药，

有了增重的副作用，不得不放弃芭蕾这项

爱好。每天睁眼后的几秒是最关键的时刻，

要是她感觉眼皮肿胀了，就知道又过敏了。

她在不断过敏中寻找“不过敏”的阈

值，比如单吃牛肉可以，单吃菌菇汤也可

以，但是如果把牛肉放在菌菇汤底的火锅，

她就会过敏。直到她去了美国留学，发现国

外同学过敏的症状也很严重，过敏原五花

八门，她突然就释然了。

忍，这是许多过敏患者会提到的词。一

位打扫马路的清洁工忍受了过敏 20多年，

在每个浑身瘙痒的夜晚，她请家人在睡觉

前把她的双手捆起来，不然隔天早上，她的

背部会出现新抓的血痕。

她就这样忍受了 20多年，直到家里房

子拆迁，得了一笔拆迁款，才在 50 岁左右

的年纪，开始进医院治过敏。

相似的，一位女大学生双手发痒时，每

个夜晚要握着宿舍床冰凉的栏杆睡觉——

冰冷能适当缓和痒感。

“很多病人不愿意在过敏上花太多

钱。”张世中说，“在中国，很少过敏患者能

做到更换城市，换城市的成本太高了。”

回避过敏原是医生推荐的最好的治疗

方式，但实际上，对于许多患者来说，彻底

远离过敏原要付出极高的代价。

一位博士因为养猫而喜欢猫，决定以

猫遗传学和行为学为研究方向。但他的猫

毛过敏症状在一年多时间里迅速发展到哮

喘。如今，他正在读博士三年级，不可避免

要接触实验室里的猫。治喘的药物和家门

钥匙一样，他必须随身携带。

一位南方的过敏患者不准备换城市

了，她发现，只要室内温度常年维持在 25
摄氏度，就不会出现过敏症状。她睡前的准

备步骤繁琐又缺一不可：暖气打开、关窗、

垫高枕头、戴口罩。除了洗脸，口罩几乎没

离开过她的脸。有一次，她实在受不了，一

脚油门，开车 500公里到更舒服的地方去。

一个正在接受脱敏治疗的患者每周要

定期注射两次脱敏试剂，但她每年几乎有

10个月的时间在外出差。她请当地的医护

帮忙注射试剂，实在找不到医院注射时，就

自己注射。

还有人每半个月吃一片过敏药，症状

轻时只吃半片。她发现，过敏药都有嗜睡的

副作用。有时工作焦虑，她就想着，吃一片

过敏药吧，能睡个好觉。

担心蚊虫叮咬引起过敏的女士，每天

出门前喷驱蚊液，床边必须有电蚊香，防晒

衣要买那种能包裹着手掌，只露出一小截

手指头的款式。

几乎每个患者都小心翼翼地和过敏这

个“怪兽”保持着你进我退、我进你退的关

系，就像跳探戈舞，得和过敏保持一致的节

奏，才能生活舒适。

春风十里，又过敏

2023年 4月 10日，北京，居民们在纷纷扬扬的柳

絮中闲聊。

视觉中国供图

厦门市湖里区兴隆社区聘请熊麒（左）为台胞社区主任助理。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熊麒帮助社区居民调解涉台纠纷。

熊麒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

2017 年 4 月 18 日，浙江省嘉兴市中山路，来

自四川的环卫工杨大姐戴着自制的“面具”清洁

马路。 视觉中国供图


